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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considers the way of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day as associated 

with crossing borders, rejecting binary oppositions, striving for openness, expanding and breaking the canon. Amy Tan, a 
Chinese descent writer, is one of the new American literature writers whose novels convey the consequences of inclusion in 
the literary canon and the complex cultural hybridity of the dioecious author, who is not "white," is and is a woman. The game 
of mahjong (the meanings of which are sparrows or a flock of sparrows) is not only their way of having fun but also their way 
to challenge destiny, to reshuffle and rearrange the "tiles," or the "hand" life has given them in a patriarchal preordered world; 
to connect the similar signs and to change what was written just as the game itself changes according to their moves. Although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the four „sparrows” are strong enough and smart enough to stand tall against misery and create a 
new life both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daughters. Precisely why the hope for passing the bato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the care, 

and the joy are at the core of the novel's main messages. This hope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which 
occupies a central place in the story, pushing away all other relationships (mothers-sons, fathers-daughters, and husband-wife), 
and the emotional center of the described world: eight separate yet interconnected lives. This novel is a parable about how 
mothers, through their memory, history, imagination, remain inside their daughters, how human experience, pain, and hope 
are transmitted, and in this way, the parable has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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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恩美，新美国文学华裔作家之一，其作品多刻画移民作家所面临的文化身份杂糅问

题，并使非“白人”女性的新声在文学经典中得以展现。由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主编

的文学批评集对此进行了全面分析（Bloom, 2009）。 

三十多年来，谭恩美的处女作《喜福会》一直备受全球读者的青睐，并引发了不同层面

的讨论：一、女权主义——作者运用跨时代与跨文化的叙述方式来展现“女性的悲惨与抗争，

父权社会的残酷与伪善”(Yi,  2003)；二、多元文化；三、对布鲁姆笔下的西方经典或霍米·巴巴

（Homi K. Bhabha）的“文化杂糅”及“第三空间”理论的挑战（Borhan Anushiravani, 2016）；四、

对以传统信仰为基础的民族身份的保留 (Hamilton, 2009, p. 63）；五、代际冲突——美国作家

夏伟（Orville Schell）提出了“代际冲突”的观点，在他看来，冲突主要反映在女儿们的“心理不

适”之中，这种“不适”源于老一辈要求她们保留父权社会的传统习俗，而这些年轻人渴望独立

的现代生活，企图摆脱中国式父母的束缚。（Shel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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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姆在简短的序言中写道，作家谭恩美是少数族裔的典型代表（Bloom, 1997, p. 83），

她写就的书具有普遍性。然而部分批评家认为，这部小说试图通过强调文化差异来迎合出版商

的喜好，并以此作为一种营销策略。蔡永淑（Yongsuk Che）则指出，以异国差异为主题的作

品为少数族裔作家开辟了一条将文化差异商业化的特殊通道（Chae, 2007, p. 33）。如果该理论

适用于 1993 年由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那么小说本身则传达出比商业化更丰富也更深刻的含

义。《喜福会》不是一部主题轻松的小说，其原因在于：首先，无论是写作初衷还是作品本身

都带着“戛然而止”的意味，并且流露出深切的哀伤（源于谭恩美的真实经历，她的父亲和哥哥

都因中风突然去世，母亲也在她第一本小说出版期间去世）；其次，小说描写的是人们忌讳谈

论的内容，本书不仅突显了文化差异，还反映了生活在“第三空间”中的人们所面临的身份认同

危机。（Tan, 1999, Youtube）. 

此外，小说展现了几位美籍华裔处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信仰和文化环境下的生活。这

群人有时会遭遇种族歧视，这导致她们无法自如地表达自己的信仰。而她们的生活正如比

尔·莫耶斯（Bill Moyers）所描绘的那样：“华人在美国被屈尊对待、被欢迎、被处私刑、被鄙

视、被排斥、被爱戴也受到钦佩，但却极少被理解或接受。”（Moyers, 2003）从这一层面来看，

谭恩美等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华人遭受的排外压力，同时改善华人被

污名化的现状，并构建一种新型的美籍华裔身份认同。而本书的创作意图之一正是在世界范围

内传递“平等”的观念。 

小说给人的初印象是中美两种文化间的对话，以及其他矛盾的对立冲突，例如年轻一

辈与老一辈、个体与群体、自由与专制、传统与现代、沉默与发声等。然而，随着情节的推进，

这些矛盾对立逐渐缓和。故事中充满了可怖的秘密、幻象，人们相信每个女孩的命运均已注定，

不会出现任何偶然性。这些形象超越了时间与空间，存在于自己的维度中，但这既是，又不是

母亲和女儿们生活的世界。过去那些虚幻的故事是关于重新思考历史和文化边界的一种隐喻，

身份认同的割裂与归属由此得以实现。尽管作者否认小说具有自传性质，但事实显然并非如作

者所述。或许可以引用德米特里·利哈乔夫（Dmitry Likhachov）对于伊凡·蒲宁（Ivan Bunin）

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的评价：这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式的自传，而非外在事实。 

《喜福会》共讲述了十六个精彩的小故事，这看似有些琐碎，并且违反了“叙事范式”

（Jameson, 1981, p.151），因为故事中存在不同的叙述者，并且分别以四个中国母亲和四个美

籍华裔女儿的视角采取了不同的叙事方式。全书还以母亲和女儿的故事分为了两个部分，唯一

不符合母女对称性叙事方式的是吴宿愿的故事，她在故事开始前便已去世，而她的一生主要透

过女儿吴菁妹来展现。 

书中所有故事的统一脉络都体现在了书名“喜福会”之中，这是由四位远走他乡的华裔女

性在四十年代末于旧金山创立的俱乐部。喜福会是她们相互联结的纽带。她们不仅切磋麻将，

但更多的是传递自己的信念，即虽然大家都有不如意的过去，但生活一定会很快迎来幸福和好

运。她们还谈论孩子们的未来，相信她们的生活能够蒸蒸日上。旧金山的喜福会源于菁妹的母

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重庆1创办的麻将聚会。她的母亲虽然是个年轻寡妇，但却拥有顽

                                                             
1 译者注：经查证，原作中为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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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性格，她决定为自己迄今为止所遭遇的不幸划上句号，在恐惧与磨难中找寻

喜悦和生活的意义：“是整天哭丧着脸，挂着这样一幅正确的表情等死，还是想方设法使自己

更开心，究竟哪个更糟？……所以我们还是决定要举办聚会，并且假想着每周都是新一年的开

始。每周我们都会设法忘记过去遭受的厄运。我们吃吃喝喝，开怀大笑；我们搓搓麻将，有输

有赢；我们讲最精彩的故事……每周我们都希望自己是有福气的。”2（Tan, 1989, p. 25). 

这四位女性接受了自己的新生活，借着友谊、麻将和过去神秘而恐怖的故事互相慰藉，

她们也回想起自己曾经历过的那些难以想象的困境和磨难。同时，她们感怀过去，试图在异国

文化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但这永远难以成真；她们同样怀念汉语，可只能对自己的女儿使

用母语，而后者却以英语作答。因此，她们逐渐落入了一个幻象中。在这里，她们虽然无法改

变自己的过去，但都渴盼孩子们能有美好的未来，母亲们希望给孩子传授知识，驱散她们内心

深处的恐惧，同时也想让孩子相信，尽管对自己的未来已有所预见，但命运仍可以被改变，最

好的总会到来。 

麻将（字面意思是麻雀或一群麻雀）不仅是娱乐游戏，还是对于她们挑战命运、克服

父权社会下对女性的不公并寻找合适的契机改变生命轨迹的隐喻，正如她们在游戏中不断变换

牌面。四位女性虽然各不相同，但她们都足够强大和聪慧，以承受生活的不幸，并为自己和女

儿创造新的生活。尽管在多变的世界中，磨难还远远没有结束。 

斯蒂芬·苏里斯（Stephen Souris）分析了小说中“独白语篇的对话性”以及因此产生的叙

事困难。在小说中，母亲和女儿似乎只是在与读者对话，而她们之间“不存在真正的交流”。

（Souris, 1994, p.107）但麻将在小说文本中创造出了一种统一体。早在小说的第一篇故事中，

读者就能发现，麻将是喜福会的重要元素之一，同时，每位母亲所坐的位置也十分明确：吴宿

愿坐在牌桌东边，这是万物初生的方位，也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许安梅、江林多和莹映·圣克

莱尔则分别坐在南边、西边和北边。 

在开篇体现了麻将的统一体作用之后，作者似乎就将其从情节中隐去了。但是，罗纳

德·埃默里克（Ronald Emerick）认为，麻将仍以隐喻的形式存在于书中，并且反映了小说的结

构、主题和人物形象。（Emerik, 2009, p.64）埃默里克详细研究了麻将的起源，并解释了谭恩

美选择它作为中心隐喻的原因。游戏中有四名玩家，每个人都试图通过组合不同的牌面来取胜。

完整的游戏至少需要十六局或者四圈（每一圈由四局组成），每局均有一名玩家坐庄。

（Emerik, 2009, pp. 65–67）. 

与麻将类似，小说由四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又分为四个小故事，每个故事围绕一位

主人公展开。由此看来，小说分为十六篇故事的结构是麻将作为中心隐喻的第一个标志。 

在整部小说中，麻将“象征着母女之间的纽带，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文化桥梁，同时也

是一种代代相传的传统”。（Emerick, 2009, p.60） 

同时，麻将也可以看作是母女之间交流策略的隐喻。正如玩家在麻将游戏中运筹帷幄，

四位母亲同样会为自己的女儿们出谋划策，告诉她们如何改善生活和实现自我，并且拥有美满

                                                             
2 [美]谭恩美：《喜福会》，第 1版，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p.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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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婚姻。江林多告诉女儿韦弗里，她继承了自己的聪慧，并教导她需要学会在国际象棋比赛中

运用策略：“我们这个家族聪明又强大，足智多谋，以善战而闻名……我们总是知道如何克敌制

胜”3（Tan, 1989: 202）韦弗里把母亲想象成象棋比赛中一个狡猾的对手：“我对手的眼睛眯成两

道愤怒的黑线，带着满脸胜利的笑容说：‘最厉害的风都是不易被察觉的。’”4另外，莹映·圣克

莱尔也试图唤醒女儿丽娜心中和她一样虎一般的性格，以便她能够取得成功。（Tan, 1989, p. 

103） 

风作为一种隐喻在母亲和女儿的生活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莹映·圣克莱尔

在风来临之时坠入爱河，而后她又指责北风破坏了她的婚姻并带走了她的丈夫。在描述她的婚

姻和丈夫的冷淡时，莹映说：“我记得，北风是能给人带来福运的，还能带我丈夫回家，所以

一到晚上，只要丈夫出门在外，即使天气寒冷，我也会将卧房的窗户敞开，盼望北风能将他的

心神都带回到我身旁。我那时不知道，北风是最寒冷彻骨的，它能穿透人心，掠走温暖。这风

积蓄了一股强力，它将丈夫从我的卧房里吹跑了，径直出了后门。我从最小的姑姑那里得知，

他抛弃了我，去和一个戏子好了。”5（Tan, 1989, p. 281） 

像东南西北四风一样，龙也是麻将牌的一部分，并且是中国神话的重要形象之一。它

作为好运的象征，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并反映了本书的核心主题：对“喜”与“福”的渴望，这也

是四位母亲最大的希冀。在旧金山，吴宿愿创建了喜福会，以延续中国的传统并继续期待好运。

她们对自己的幸福哲学深信不疑，以此支撑着自己在艰难的新环境中努力生存。历经磨难的母

亲同样希望女儿在生活中运用“喜”与“福”的哲学。 

书中十六个故事以独白的形式呈现，展现了母女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各个故事之间

似乎没有任何关联，但事实上，它们之间的联系是逐步显现的。本书的四个部分均以一段序言

开头，旨在揭示该部分的主题并反映母女关系中的问题。第一段序言中包含的人物形象刻画出

了本书中母女关系的本质，并在某种意义上对整本小说进行了概括。其中暗含着对于蜕变的渴

望。此段序言讲述了一只天鹅的故事：一个女人在上海买了一只天鹅。在前往美国的轮船上，

她对着天鹅立下誓言，有一天，她将有一个女儿，没人会看低她，因为她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为了让女儿知道母亲来自哪里，她会把这只天鹅送给她。（Tan, 1989, p. 17）然而，当她到达

美国时，这只天鹅被没收了，留给她的只剩一根天鹅的羽毛。年复一年，母亲一直想告诉女儿，

这根天鹅羽毛并非一文不值，因为它象征着母亲对女儿的一片“美意”。母亲必须耐心等待女儿

长大，直到她足以理解羽毛背后的含义，并成长为一只美丽的天鹅。因此，天鹅既象征着母亲

在美国的新生活，也象征着她先前在中国所积累的人生经验，她希望将这种经验传授给女儿。 

小说的核心人物是喜福会创始人的女儿吴菁妹。在母亲去世后，菁妹代替她继续参加

喜福会。小说以菁妹母亲的故事开始，以菁妹自己的故事结束。第一个故事记录了菁妹加入喜

福会的第一晚：桌子上摆满了红豆汤等美食，三位阿姨穿着鲜艳的衬衫和裤子，而乔治叔叔宣

读了喜福会纪要，是关于股票投资金额以及卖旧车的事宜。 

                                                             
3 [美]谭恩美：《喜福会》，第 1版，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pp. 200–201

页。 
4 [美]谭恩美：《喜福会》，第 1版，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p. 99 页。 
5 [美]谭恩美：《喜福会》，第 1版，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p.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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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菁妹试图深入了解喜福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她的母亲。其他三位母亲

希望菁妹按照母亲的遗愿去中国寻找两位失散的双胞胎姐姐并与她们讲述母亲的一生，但菁妹

却尴尬地表示她并不了解母亲，也不知道该告诉她们些什么。这让在座的三位母亲感到不安，

因为在菁妹身上她们看到了自己女儿的影子：对母亲的话置若罔闻，对母亲的希冀毫不在意，

并且对自己母亲的一生一无所知。 

“她们心里是在害怕。因为从我身上，她们看到了自己的女儿，这些女儿们对自己母亲

带到美国来的全部真相和期盼同样一无所知，漠不关心。她们眼见女儿在听到自己讲中文时渐

渐变得不耐烦，用蹩脚的英语向女儿解释时又让她们觉得妈妈很笨。妈妈们知道，这些在美国

生美国长的女儿们对‘喜’、‘福’二字的解读与自己的观念大不相同……妈妈们可以预见到女儿们

又将孕育下一代，而孙辈的这一代人与自己这一代之间是没有任何希望传承可言的。”6（Tan, 

1989, pp. 40–41） 

母女之间的主要矛盾之一与文化背景有关。在展望未来的同时，中国母亲无法割舍故

乡的文化。这是习俗、信仰、思想和世界观的一部分。而那些出生在美国女儿关注的是当下。

当母亲谈论美国风俗时，女儿欣然倾听；而当母亲展示中国习俗时，女儿则视而不见。除此之

外，母亲无法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国外的行为举止也显得格格不入，女儿因此认为母亲并不

适应这样的环境，不足以教给她们有用的知识。 

《喜福会》中的中国母亲虽然意志坚定、坚韧果断，但却十分挑剔，对女儿寄予厚望，

因此时常会为女儿对于丈夫、工作或生活的选择感到失望。韦弗里曾试图让母亲喜欢她的美国

男朋友，并向母亲展示他买给自己的外套，但母亲却不以为意，这让韦弗里感到沮丧。 

菁妹不断地令母亲失望，但同时她也坚定了自己的意志。在她母亲看来，世界上只有

两种女儿，要么是乖顺听话的，要么是固执己见的。在一次争执中，菁妹喊道：“希望自己已

经死了！”7（Tan, 1989, p. 142） 

小说中土生土长于中国的女性习惯于隐忍自己的欲望，消化曾经的痛苦。但是，为了

让女儿自信，母亲不再试图对女儿强加自己过去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在生活中以及在麻将桌上

尝试过不同的策略后，“母亲们意识到讲故事是拉近母女距离的最佳途径”。（Shen, 2009, p. 9）

分享过去成为为数不多可以影响和拯救孩子的途径之一。 

讲述过去填补了两代人之间的心理鸿沟。当女儿逐渐成熟，她们意识到，自己为争取

独立而反抗的是连接着母亲的珍贵纽带，是她们的力量源泉。但是，如果没有母女间的矛盾冲

突，这个故事则不复存在。在结尾时，小说开头的对立和冲突最终转变成了一种归属和联结。 

映莹·圣克莱尔的女儿穷其一生想要摆脱母亲。母亲给她讲过去的故事，希望她能回心

转意，“唯有这样，才能使她有切身的体悟，尽可能地将她挽回。”8（Tan, 1989, pp.242）菁妹

垂死的母亲也意识到，女儿的问题与她拒绝接受自己的华人身份有关。在寻找失散姐妹的旅程

中，菁妹终于接受了自己的家族历史和种族血统，她甚至说：“我觉得，母亲是对的。我正在

                                                             
6  [美]谭恩美：《喜福会》，第 1版，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pp. 30-31

页。 
7  [美]谭恩美：《喜福会》，第 1版，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p.151页。 
8 [美]谭恩美：《喜福会》，第 1 版，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2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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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中国人……一旦你生为中国人，你的所感所想不可避免是中国式的。这是你血液中与生俱

来的，等待时机被释放出来。”9（Tan, 1989, pp. 267） 

讲述过去不仅是为了道出伤痛以求解脱，还是传授经验的一种方式。母亲可以借此走

入女儿的生活，帮助她们趋利避害。在诉说过去的同时，她们也希望自己不再被过去牵绊。韦

弗里记得母亲讲的一个女孩的故事，说是有个大大咧咧的小女孩跑到街上，结果被一辆出租车

给碾死了。10（Tan, 1989: 90）丽娜·圣克莱尔则讲述了她母亲编的一个故事，一位年轻女子爱

上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并生下了一个私生子。（Tan, 1989, pp. 106） 

在母亲分享个人经历后，女儿体会到了母亲的痛苦，知悉了母亲所身处的真实境遇，

逐渐理解了自己的母亲，母女关系也由此得以和解。她们从母亲那里获得了碎片化的身份认同，

母亲的痕迹也留在了下一代人的生活中，例如：安梅的水蓝色宝石，菁妹的玉坠，韦弗里的名

字——以她家居住的街道命名。她们的姓名背后还隐含着女主人公的期许，例如，宿愿（夙

愿）的意思是“许久以来的心愿”11，而菁妹的意思是“具有最佳品质的妹妹”。为了寄托对失散

多年的两个女儿的思念，宿愿为自己在美国出生的女儿命名为“菁妹”，以铭记自己失去女儿的

痛楚。意识到这一点后，菁妹接受了自己的种族身份，并准备寻找自己的种族和文化之根。回

到故乡后，她充满了歉疚：“想到母亲长久以来的愿望，而我，则本该成为姐妹中的精华。我

想着母亲生前对我有多么失望，让自己重温往昔的悲伤。”12（Tan, 1989: 281） 

母亲，女儿和她的女儿分属不同价值体系，但在人生中的某个时刻她们都会意识到，

自己的弱点能被克服，自我的价值能被实现。而这需要追溯祖先的过去，并汲取母亲赐予的力

量、知识、信仰与爱。因此，祖母和母亲的经历给了许罗丝勇气，以反抗试图欺骗她的美国丈

夫；而六岁的丽娜13在旧金山依靠母亲的“无形”之力夺得了国际象棋赛的冠军。 

小说的主旨在于传授经验、传递希望与幸福。这是通过母女关系展现的，这种关系不

仅先于所有其他关系（母子、父女、夫妻等），而且在八段独立却又相互联系的人生故事中占

据着情感中心的地位。女儿生来就怀着一种渴望亲近母亲的心情，但在当时，母亲却不允许与

孩子亲昵，她们往往没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被迫与自己最心爱的孩子分离，但她们永远对孩子

怀有信念，并坚持不懈地为她们而战。 

在她们为了有尊严地生活以及克服生存不公而奋斗的过程中，这些女主角们的形象开

始逐渐变得立体且鲜明，这体现了本书的主旨，即重新思考种族和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思考内

在语言和外在使用语言的问题以及思考跨文化人群是否可以有不迎合现有标准的权利。 

这本书的魅力不仅在于八位热爱并渴望幸福的女人们的非凡故事，而且与不同的观念

（例如，相信母女的命运出奇地相同）、神秘的讯息、对每个形象的现实性想象以及智慧的力

量（虽遭遇波折，但这却是书中女性唯一能够获得的宝贵财富）息息相关。 

                                                             
9 [美]谭恩美：《喜福会》，第 1 版，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301 页。 
10 [美]谭恩美：《喜福会》，第 1 版，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87 页。 
11 [美]谭恩美：《喜福会》，第 1 版，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317 页。 
12 [美]谭恩美：《喜福会》，第 1 版，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318 页。 
13 译者注：经查证，原作中为韦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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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本小说是一个寓言，它讲述了母亲如何通过记忆、故事和想象力在女儿的

生命中留下痕迹，以及自身的经历、痛苦和希望又是如何被感知。由此看来，这个寓言具有普

遍意义。 

Translated by prof. Lin Wenshuang, BF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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